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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花绽放映端阳，
朱门柴户蒲艾香。
江河波泛龙舟舞，
糯米红心衬绿装。

楚韵和风思忠骨，
泊罗江畔悼贤良。
一首《离骚》垂青史
一世英名万古扬。

粽子

糯米沐浴忙梳妆，
巧借苇叶作盛装。
马莲解落宽衣处，
晶莹玉体溢芳香。

为端午节作
□庄学文

我与文友覃盟的友情，便是这样一场美丽的邂逅。覃盟，教师，
笔名向晏漪，是张家界市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编剧、影视家，他矢
志不渝，用文字编织梦想，以镜头捕捉人间温情。
覃盟是一位勤奋、执著且有建树的作家。《不朽师魂》《红烛》《拐

杖校长》先后出版，微电影《东荣校长》获全国二等奖。
初识覃盟，是在微电影剧本《东荣校长》的改稿会上。他身着一

袭简单的休闲装，背着一个斜挎包，脚上很随意地穿着一双凉鞋，还
戴着一顶草帽，眉清目秀，举止文雅，眼神中透露出一种超脱世俗的
淡然与坚定。会后，我们因文字结缘，谈文学、聊电影，仿佛有说不
尽的话题。覃盟的话语中总是蕴含着对生活的深刻洞察与对艺术的无
限热爱，让人不由自主的被他所吸引。
时光荏苒，转眼间，我与覃盟已相识相交多年。他也成长为一位

在文艺界颇有声望的文艺家。
影片《东荣校长》的拍摄经费少。然而，覃盟却凭借着自己的智

慧与团队的协作，将这部影片打造得感人至深、震撼人心。从剧本的
打磨到演员的选拔，从场景的布置到镜头的捕捉，每一个环节都凝聚
着覃盟的心血与汗水。为了呈现最真实的效果，他不惜驱车数百公里
前往偏远的山区取景，三天三夜吃住在剧组，搬道具，给演员打气，
甚至亲自上阵扮演角色，只为捕捉那一瞬即逝的灵感与情感。而我，
作为覃盟的好友，有幸全程参与了《东荣校长》的剧本研讨、拍摄以
及新闻发布会等各个环节。在这个过程中，我见证了覃盟对艺术的执
着追求与对细节的极致把控。我们一同熬夜讨论剧本，一同在片场奔
波忙碌，一同面对困难与挑战，也一同分享成功的喜悦与荣耀。这些
经历，如同一颗颗璀璨的珍珠，串联起我们的友情，成为我们生命中
最宝贵的财富。
审片的过程更是充满了曲折与挑战。《东荣校长》先后经历了十几

次的审片与修改。每一次的反馈都如同一块巨石压在心头，让微电影
《东荣校长》总制片彭毅以及编剧覃盟等倍感压力。但他们从未放弃，
而是耐心地与审片方沟通，不断地调整与完善，直到影片最终获得了
认可与赞誉。当微电影《东荣校长》从全国一万多部微电影作品中脱
颖而出，荣获2023年华东地区暨全国部分省市微电影作品大赛二等奖
的消息传来时，覃盟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那是梦想实现的喜
悦，也是对辛勤付出的最好回报。
如果说《东荣校长》是覃盟在微电影领域的一次成功尝试，那么

《红烛》入围鲁迅文学奖的评选，还获得了骏马奖的提名，这无疑是对
覃盟文学创作的高度肯定。他用自己的笔触，记录下了这个时代最真
实的声音与最动人的故事，让读者在文字的世界里感受到了人性的光
辉与温暖。
在《红烛》成功的激励下，他的纪实文学作品《拐杖校长》则是

他文学才华的集中绽放。这部作品以真实的人物为原型，讲述了一位
身残志坚的校长如何用拐杖支撑起学校的未来，用爱心与责任点亮了
孩子们心中的希望之灯。文字间流淌着真挚的情感与深刻的思考，让
人在阅读的过程中不禁为之动容。
在湖南电子音像出版社把融媒体图书《拐杖校长》作为新中国成

立75周年和第40个教师节献礼图书出版后，我满怀敬意地为其写下了
评论《人性光辉的颂扬》、《真实性与艺术性的完美融合——读向晏漪
长篇融媒体图书<拐杖校长>》等。在评论中，我从多个角度剖析这部
作品的艺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用真挚的语言表达了我对覃盟才华的钦
佩与对作品的喜爱。
如今，当我们再次相聚在一起，谈论起那些过往的经历与未来的

梦想时，心中总是充满了无限的感慨与期待。覃盟依然保持着那份对
文字的热爱与对光影的痴迷，而我，也在他的精神感染下，不断地探
索着属于自己的文艺之路。
我想，这就是友情的力量吧。我与覃盟如同伯牙与钟子期，高山

流水相合鸣。这种友情让我们在彼此的陪伴与鼓励下，摒弃外界物
欲、名利等干扰，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不断地超越自我，成就更
加精彩的人生。
覃盟，我的朋友，我的知己，我的兄弟，感谢你在我生命中留下

的美好印记。愿我们的友情如同教字垭那流淌的茹水，永远清澈、纯
净、美好！

文友覃盟
□罗建辉

槐树开花的时候，满树白花花的，像落了一
场雪。春桃蹲在蓝靛缸跟前，胳膊肘支在膝盖
上，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缸里的麻绳。那麻绳在
蓝汪汪的染水里泡了整整一夜，颜色变得比深山
里的老潭水还深。
二牛躲在老磨坊的木柱子后头，大气都不敢

出。春桃身上那件蓝布衫，蓝得让他想起山里头
刚冒头的雾气，轻飘飘、柔乎乎的。只见春桃踮
着脚尖，把染好的麻绳往槐树枝上搭。麻绳上的
水珠滴在地上，铜钱坠子碰在一起，叮叮当当
响。这声响惊着了水边的白鹭，扑棱棱地飞起
来，掠过青石阶，眨眼就没影了。
“杵在那儿当石磙啊！”春桃爹的烟锅子在门框
上磕得山响，火星子溅得到处都是，“吴家明儿来
下聘，你娘留下的银项圈，该拾掇拾掇了！”
春桃没应声，只是又往手腕上的青丝绳绕了个

结。这是她们土家姑娘的老法子，有啥事儿，就在
绳上打个结。她想起去年赶秋节，二牛背着她过涨水的溪涧，她光脚踩
在二牛后腰上，那股热乎劲儿，到现在还在心里头烧着呢。
“听说吴老三咳血了？”春桃冷不丁说了一句。
春桃爹手里的烟杆一下子就灭了，他骂骂咧咧地弯腰去捡滚到一边

的木盆，蓝靛水泼在黄土墙上，像画了个说不出名堂的图案。春桃望着
河对岸崖壁上的悬棺，耳边好像又听见了梯玛巫师吹的牛角号。那年她
娘下葬，棺材上就缠着这样的蓝麻绳。
半夜二更天，梆子声“当当”地响，把河面上的月亮都敲碎了。春

桃悄悄摸到后窗，顺着土茯苓藤往下爬。身上的嫁衣硬邦邦的，百鸟朝
凤的花纹硌得胸口生疼，银冠的穗子扫过脖子，凉得像冰。老水车在磨
坊后头“吱呀吱呀”地转，声音听着像人在哭。二牛怀里揣着龙凤饼，
饼都长了霉斑，可还包着赶秋节那天的红纸。
“矿上管事的说，乌龙煤矿的煤堆得比巴茅山还高。”二牛说话的时
候，喉结上下直动，像有只困在笼子里的鸟儿。他摸出个桃木簪子，手
指节上结着痂——这是他在祠堂梁上偷偷学了三天，才刻出来的并蒂莲。
春桃解开头发，乌溜溜的长发像瀑布一样垂下来。她用蓝丝绳缠住

二牛的手腕，远处传来梯玛招魂的铜铃声。她把额头贴在二牛胸口，轻
声说：“记不记得我娘坟头的还魂草？等它开花⋯⋯”
没几天，吴家迎亲的唢呐就吹起来了，吹的是《哭嫁调》。春桃攥着

剪刀坐在织机前，梭筒里还剩半幅没织完的西兰卡普。喜娘尖叫着冲过
来，抢走她那染血的银冠。春桃头发上那抹蓝，和窗外落下来的槐花混
在一起，白不白，蓝不蓝的。
在矿洞里干活的二牛，日子过得昏天黑地。腊月里的一天，塌方来

得突然，煤渣子“哗哗”往下掉。二牛听见自己右腿“咔嚓”一声，跟
掰断干树枝似的。等工头举着马灯扒开煤堆，他左手被钢钎穿了个透，
右腿歪歪扭扭地卡在岩缝里。
“接骨钱抵半年工钱。”郎中往他嘴里塞了一把苦艾草，生锈的锯子
在油灯下泛着冷光。二牛咬碎草茎的时候，腕上的蓝绳忽地冒起火星
——那是春桃用辰砂混着蓝靛草染的，这会儿烧穿了渗血的绷带。
骡车在官道上颠啊颠的，二牛摸着空荡荡的裤管，眼神直愣愣的。

断掌处缠着从死人身上扯下来的布，右腿膝盖以下早没了，听说被野狗
叼走了。路过永顺老司城，他摸出桃木簪子，发现并蒂莲的纹路里卡着
煤渣，就像春桃当年掉在溪边的蓝靛草籽。
冷水渡口结了冰，春桃坐在床上，一遍又一遍数着手腕上的青丝

绳，一共十八个结。土家人说，每个满月结能留住一缕游魂。对岸吴老
三的坟前，纸灰被风卷得乱飞，听说那痨病鬼临死前，还哆嗦着写了
“放妻书”。
一晃十八年过去了，货郎的拨浪鼓又响起来了。二牛拄着黄杨木拐

杖，空裤管用五彩带子扎着，背篓里总放着从慈姑城捎来的玻璃镜子。
霜降那天，春桃在渡口碰见了二牛。两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半天都没说话。
还是春桃先开了口：“吴家祠堂换了梁柱。”她把几枚铜钱放进二牛

粗糙的手掌里。手腕上的青丝绳“啪”地断了，掉进澧水，惊起一片蓝
汪汪的水花。二牛在暮色里摸出半块发霉的龙凤饼，红纸上“永结”两
个字，早被脓血染得发黑。
老巫师在碑前烧完最后一把纸钱，崖壁上的悬棺正对着澧水拐弯的

地方。碑上缠着白麻绳，远处货郎的拨浪鼓声慢慢消失在雾里。春桃的
银簪插在供桌上，也不知啥时候，簪子尾部长出了嫩绿的芽——正是当
年二牛从她娘坟头挖来的还魂草。
更夫敲着梆子走过晒谷场，嘴里嘟囔着：“今儿晚上澧水河起雾了，

跟谁家姑娘晾的蓝布似的，望不到头⋯⋯”

青丝绳

（小小说

）

□魏咏柏

早晨整理厨房时，又在角落里发现几个发了
芽的红薯。
紫红色的表皮上冒出几簇嫩白的芽尖，像是

伸着懒腰的小手。正要顺手扔进垃圾桶，手指却
在半空中停住了。
我放下手中的活计，从储物柜深处找出几个

闲置的玻璃瓶。这些瓶子形态各异：一个原是装
蜂蜜的矮胖罐子，两个细长的花瓶。
用清水冲洗干净后，我小心翼翼地将发了芽

的红薯放进去，注入清水，水位刚好没过红薯底
部三分之一处。那些白嫩的芽尖立刻精神抖擞地
朝着阳光的方向伸展，仿佛在向我道谢。
这个简单的动作让我仿佛回到了童年。在老

家的灶屋里，奶奶也是这样把发芽的土豆种在旧
瓦盆里。她粗糙的手指轻轻拨弄着那些嫩芽时
说：“万物有灵，不能糟蹋了老天爷给的生机。”
那时我总笑她迷信，如今在城市的钢筋森林里，
却突然懂得了这份对生命的敬畏。
三天后的清晨，我拉开窗帘时被眼前的景象

惊艳了。
那些嫩芽已经抽出了细长的茎，最长的足有

十厘米，顶端蜷缩着几片新叶，像婴儿攥紧的小
拳头。阳光透过玻璃瓶，将水中的根须照得纤毫
毕现。那些白色的根须在水中舒展游动，宛如老
者的银须，又似神秘的水母触手。最奇妙的是蜂
蜜罐里的那株，根须竟自发地缠绕成螺旋状，仿
佛在跳一支水中芭蕾。
从此，每天更换清水成了我晨起的第一件乐

事。
我会仔细端详每一根新生的根须，用手指轻

轻触碰那些娇嫩的叶片。有时加班深夜归来，看
见窗台上这几瓶绿色生命，疲惫的心就会慢慢舒
展开来。它们不需要精心照料，只要一点清水，
一窗阳光，就能回报以最纯粹的生机。
一周过去，红薯叶长到巴掌大小。心形的叶

片边缘带着细小的锯齿，叶脉在阳光下呈现出半
透明的翠绿色，像是用翡翠雕琢的艺术品。
我把它们摆在书桌上，写作时抬头就能看见

这片小小的绿意。有时风从窗缝钻进来，叶片便
轻轻颤动，像是在和我打招呼。这让我想起王维
“坐看苍苔色，欲上人衣来”的诗句。
原来诗意不必远求，就在这一瓶一叶之间；

禅意不必深山寻，就在这方寸窗台之上。
某个阴雨绵绵的下午，我靠在窗边发呆。
雨滴顺着玻璃蜿蜒而下，窗台上的红薯藤在

雨中格外青翠。
透过雨帘，我看见马路上穿梭的人群和车

辆，突然明白，我们总说要去看远方的风景，却
常常忽略眼前这些细小的生机。
就像这些被遗忘的红薯，在无人问津的角落

里默默发芽，最终成为窗台上一道动人的风景。
而我们，是否也在追逐远方的过程中，错过了身
边无数发芽的可能？
人生何尝不是如此？某个秋天，我们特意去

看香山红叶，却在人山人海中败兴而归。而小区
门口那棵不起眼的枫树，早已把整个秋天都染
红；我们向往着七星山的云海，却忽略楼梯间那
盆绿萝新抽的嫩叶；我们计划去三亚看海，却从
未注意过雨后小区水洼里倒映的云朵。
其实风景不在远方，而在看风景的眼睛里。

就像此刻，雨声淅沥，红薯藤在窗台上轻轻摇
曳，这何尝不是岁月赠予的另一种温柔？
又过了些时日，红薯藤已经爬满了半个窗

台。细长的藤蔓沿着我系好的棉线攀援，心形的
叶片层层叠叠，在晨光中投下斑驳的影子。
某个周末，邻居家的小女孩来借书，看见这

片绿色惊喜得直拍手。我剪下几枝水培好的送给
她，看着她小心翼翼捧着枝条回家的背影，忽然
觉得，这大概就是生活最本真的模样——在平凡
处发现美好，再将这份美好传递出去。
后来整栋楼都开始流行水培红薯，每家窗台

都多了一抹绿色。
如今我的窗台已经成了一个微型花园。除了

红薯，还有吊兰、绿萝和几株多肉植物。但最让
我珍视的，还是最初那几个差点被丢弃的红薯。
它们教会我在钢筋水泥中聆听草木生长的细语，
在快节奏的生活里保持对生命的敬畏。每当工作
压力大时，我就坐在窗台前，看着阳光在叶片上
跳舞，听着微风与绿叶的私语，心就会慢慢静下
来。
这些天，最早的那个红薯已经开始枯萎。但

令我惊喜的是，在它的根部，几个新的小红薯正
在水中悄悄成形。生命就是这样循环往复，生生
不息。那些发了芽的红薯，终究没有被我扔进垃
圾桶，而是以另一种方式，在我的窗台上，在我
的生命里，长成了最独特的风景。
在这个充斥着电子屏幕的时代，或许我们都

需要这样一扇窗台——让自然的绿意洗涤双眼，
让生长的奇迹唤醒心灵。因为真正的风景，从来
不在远方，而在我们是否愿意给一个发芽的机会。

窗台上的风景
□屈泽清

“杨光衡!”
“到”
“出列!”
一九三二年十月的一天，桑植龙潭坪毛垭村一个大

坪上，随着一声断喝，十三岁的杨光衡从队伍中走出，
向一个红军将领行了一个军礼。
“杨光衡，你这个红小鬼!由于你的出色表现，毛垭第
三苏维埃政府命你为红军童子团团长!”红军将领向杨光
衡握手道喜。
“谢谢首长!”杨光衡又行了一个军礼。
“好好干吧，毛垭一带就是你们红军童子团活动的地
方，你们要像红军战士一样，守纪律，能吃苦，完成党
和苏维埃政府交给你们的任务。”
杨光衡虽只有十三岁，可长得虎头虎脑，加上人挺

机灵，多次完成红军交给的任务，被提升为红军童子团
团长。
杨光衡是毛垭村人，父亲是一名红军游击队员。那

年，反动团防围剿毛垭的红军游击队，他的父亲与敌人
血战三天三夜，最后英勇牺牲。父亲被抬进村庄埋葬的
时候，五名战士唱着《红军歌》进山寨。杨光衡烧掉了
父亲的血衣，嘴里也跟着唱：“毛垭人是红军的亲人，坚
强的后盾。红军来了，招待亲人的是玉米、洋芋、蜂
蜜，还有一碗碗浓浓的亲情。敌人来了，迎接他们的是
炮弹、猎枪与满腔仇恨。”从此，杨光衡走上了革命道
路，他多次收集情报，给当地红军战士传递有价值的信
息。杨光衡当上红军童子团团长时，刚满十四岁。而他
的童子团，一共有十一人，全是年龄未满十四岁的儿
童。童子团共有九男二女，全是毛垭村的贫困农民的孩
子。杨光衡每天给童子团孩子们教唱《红军歌》，宣传革
命道理。还给他们讲红军故事，激发孩子们的革命斗志。
一天，在毛垭村的一个密林里，杨光衡正在指挥童

子团进行严格的军训。刚训练一个上午，毛垭苏维埃政
府主席文昌和来到童子团，给童子团交待任务。要将一
个重要情报送到鹤峰县去，交到游击队长贺英手中。
而去湖北鹤峰途中，要过敌人的两道岗哨。敌人查

得很严。
“这份情报关系到毛垭红军部队的供给，非常重要，
一定要想办法送到!”文昌和对杨光衡说，“你们童子团刚
成立，若怕完不成任务，我再派侦察员送去!”
“我们一定完成任务!”杨光衡拍着胸口说。
下午，杨光衡带着副团长曹良轩，团员文和尚上了

路。
刚到一个叫花岩岭的峡谷，三个团丁持枪挡住出

路。杨光衡三人背着背篓刚到卡口，被挡住。“搜!“团丁
就上前摸杨光衡的衣裤。“搜什么?我们是赶场卖苞谷粑粑
去的!“杨光衡机智地说。一个瘦团丁阴腔怪调地说:“妈
的，想骗我，你们三人是毛垭的小红脑壳，你们想去送
信吧?”“什么毛垭?红脑壳?我可是个光脑壳!不认识什么红
脑壳。”文和尚摸摸光头说。
“搜!搜背篓!“团丁说。
杨光衡急了，那份情报就藏在背篓苞谷粑粑里，若

被搜去，责任重大。
曹良轩见团丁去翻背篓，急中生智，大骂文和尚说:

“你个死和尚，背苞谷粑粑不让老子吃，老子屙泡尿——
大家都莫吃了!”说完就朝背篓里撒了一泡尿。
“妈的小崽子!搞破坏？”团丁见捞不到油水，粑粑又
被污染了，狠狠踢了曹良轩一脚。杨光衡故意骂曹良轩
没良心，粑粑脏了吃不得，怎么卖?曹良轩说:“下河将粑
粑洗一下。”杨光衡会意说:“去洗粑粑!”
三人沿石梯下河洗。刚将背篓背到河边，三个团丁

赶来了，说:“等一等，我们饿了要啃几个粑粑!”
三个团丁就将背篓的粑粑伸进水中洗洗，想拿着粑

粑大吃。杨光衡惊出一身冷汗，背篓里最后一个小粑粑
里就藏着情报，怎么办? 要是让团丁搜去⋯⋯
好个文和尚，见事危急，说:“光衡，良轩，我们坐

着无事，用粑粑打碑岩吧!”
“好呀!”杨光衡会意。打碑岩是桑植县的一种儿童游
戏，即用石头或泥巴等物朝一个固定的地方打，看谁离
那个固定地方近，又不出格，就先获打碑岩的机会，其
他选手没打碑岩时，就要跪在地上，等哪个打碑岩选手
打中固定的碑岩后才准起身打。
曹良轩拿一个粑粑朝一个大石抛去。
杨光衡拿一个大粑粑朝一个大石抛去。机智勇敢的

杨光衡将藏有情报的小粑粑投到大石边。以为骗过了敌
人，没想到后面的事让他心脏怦怦直跳。
“妈的，小崽子，这里粑粑全归老子!”一个团丁用布
将背篓粑粑全包走了，想作中饭吃。
文和尚故意和团丁们吵，杨光衡解交说:“算了，几

个大粑粑让老总们胀肚子吧!留两个小粑粑我们充饥！”曹
良轩连忙上前将小粑粑揣进裤兜。几个团丁拿着大粑粑
走了——情报被保住了。夜晚，三人商议，为了情报安
全过关卡，他们将纸条装进一个小猪尿泡中。
杨光衡用打碑岩游戏骗过团丁，在过五道水第二关

口时又出现麻烦。二十多名敌人设卡挡住出路。一块木
牌上写着:个个搜身，红脑壳插翅难飞。
杨光衡三人看着前面过关卡农民，全脱衣帽搜身，

急得跳:“这张情报怎么送出去？”
文和尚看着一名肥胖的人慢腾腾过关卡，来了灵

感。他悄悄对杨光衡说:“我俩装成打架，你用石头打肿
我的嘴，你就把猪尿泡藏进我嘴中⋯⋯”
杨光衡说:“行!”
到了关卡，两个小孩突然吵起来，还动手打架了。

文和尚嘴巴被打出血，嘴巴肿得厚厚的。
“打什么架?”团丁来劝架。
“他偷老子的粑粑尝!”曹良轩说。
“老子偷你的粑粑尝了——尝禄!”文和尚用土话回
敬。
杨光衡、曹良轩、文和尚三个童子团员，假装打

架，又机智地将情报藏进口中，团丁使劲搜，哪想到几
个儿童的嘴里会藏有“大文章”?
太阳升起来的时候，鹤峰的贺英游击队接到杨光衡

三人送来的情报，给毛垭送去一百支枪和五百发子弹，
毛垭寨红军势力一时大增，接连打了三个大胜仗。
杨光衡的童子团也受到红军的嘉奖。一九六四年四

月，毛垭红军童子团团长杨光衡因病去世，享年四十七
岁。弥留之际，杨光衡轻轻地哼着《红军歌》：“毛垭人
是红军的亲人，坚强的后盾。红军来了，招待亲人的是
玉米、洋芋、蜂蜜，还有一碗碗浓浓的亲情。敌人来
了，迎接他们的是炮弹、猎枪与满腔仇恨。”唱完后，撒
手人寰。
现在每年的清明节，镇上的少先队员都要来毛垭烈

士陵园祭拜英勇的红军战士，杨光衡的墓前多了一束束
鲜花。一朵朵鲜花是送给红军童子团的奖章吗？

红军童子团（小小说）
□谷俊德（白族）


